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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湖北武汉，大雨。
下午5时，一阵铃声响过——2009年高考结

束了。20多分钟后，考生如潮水般涌出各考点。
“我们解放了！”武汉第二十九中学门前，

一名考生忘情地冲入雨中狂奔。另两名男生
手上拿着雨伞，却不撑开，一路欢笑畅谈。

考点外，撑着伞等候的家长也是笑容满
面。但是，也有一些家长的笑容里藏着一丝忧
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高考结束意味着另
一场“大考”刚刚开始。

“谁不想让孩子上大学”

考试结束后，刘先生与他的儿子撑着伞并
排走着，没有什么话。

“其实，考试前我就知道结果了，成绩摆在那
儿。”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刘先生的烟瘾变大了。

在湖北省某政府部门工作的刘先生，平常
抽烟很少：“没办法，急啊！现在大学扩招，几乎
人人有书读。我儿子这个成绩估计是过不了分
数线的，可还是得想办法给他找个学校啊。”

高考前，刘先生就开始多方打听。听说哪
个同事认识高校的人，就要问几句；知道哪个朋
友在教育厅有熟人，也要联上线；有哪个熟人在
高校招生这一块儿有“门路”，就得常沟通……

“我也知道现在网上录取透明度很高，想
使用某种手段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还是想
试一下啊，就算孩子成绩不好，做家长的也不
想留下遗憾。”刘先生无奈地说。

不过，高考结束已经七八天了，刘先生还
没有找到“门路”。

寻“门路”的痛苦

与刘先生相比，湖北省某地级市的公务员
吴先生要“幸福”些，他找到了几个“门路”。但
是，吴先生觉得，这其实是件更痛苦的事。

去年，吴先生的女儿参加高考。考试前，
他就“定”了一套方案。吴先生的弟弟在某军
校执教。“考试一结束，我就带姑娘去医院做了
近视矫正手术，只要她的分数过了二类本科，
就可以读军校了。”吴先生说，“谁知道她才考
了470多分，军校是读不成了。”

自打2008年高考成绩出来后，吴先生就一
直没睡踏实。“天天就想着还有没有其他的办
法，不管怎么样也得读个二本啊，现在三本学
校毕业生不好找工作。”

去年 7月，事情出现了转机——吴先生同
时获得了两个信息。

“第一个信息最麻烦，拐了几道弯。”吴先
生告诉记者，他侄子的大学同学认识一个朋

友，这位朋友“能量”比较大，手上拿着湖北省
内外几所高校的资源。

“对这个中间人的身份，我还是相信的。毕
竟是我侄子的同学介绍的，大家都知根知底。”
吴先生说，“关键是能不能把事情办成，这一点，
我心里没底，包括我侄子的同学也不能肯定。”

吴先生第一次与中间人见面，是在武汉南
湖的一家农家菜馆。“他当时就拿了江西一所
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给我看，还有那个学校招办
老师的电话。”吴先生说，之所以选择江西那所
高校，是因为费用不算很高，手续费8万元。

“他当时告诉我，可以保证网上录取，保证
有学籍，但是钱得一次付清。不过，在网上录
取，得等到网录快结束的时候才能操作。如果
不放心，可以给学校招办的老师打电话确认。”

那次见面后，吴先生“挣扎”了很长一段时
间，觉得这里面有些问题：网录是公开的，怎么
能随便招呢？招办老师的电话会不会是串通
好的？一次性把钱付清，万一事情没办成，又
找不到人了，到时该怎么办？

一面是疑问，一面是侥幸。吴先生觉得，
如果此事真能成功，岂不是因为自己的过分谨
慎毁了孩子。

“最后没办这个事，原因很简单，家里人觉
得江西太远了，坚决不同意。”吴先生说。

第二个信息要简单得多。吴先生有一个
朋友，这个朋友刚好认识湖北一所师范院校的
老师。当时的条件是，交5万元先读专科，保证
升本科。

吴先生告诉记者，在那个特殊时期，好多

考生家长的情绪都有点恍惚，很多简单的问题
都考虑不到，一不小心就上当了。

吴先生的女儿最后还是选择了一所三本
学校。“这可真是考家长啊！”吴先生感叹。

弄指标已经不是秘密了

从高考结束后直到今天，记者历经几番辗
转，总算见到了从事招生中介工作的小聂。

“请坐，喝点什么？”老练的话语，“掩盖”了
小聂才二十出头的年纪。“做这个事情，是跟大
人打交道，你就得老成一点儿。”小聂娴熟地掏
烟、点火。

“我们就是给人弄指标。弄指标，有真有
假。教育厅有指标、高校有指标。不过这些指
标都在‘一把手’那儿。”小聂很放得开，直接就
谈招生中的事儿，“这些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了。不过，这些指标很难弄。前几年的确有办
成的，但这几年就很难了。”

小聂始终不谈及他的资源是从哪儿来的，
对真实性也是一笑带过。“对家长说保证网上
录取，那是假的。我从来不作这个保证。至于
学籍，我的说法是，第一学期是查不到的。因
为教育部对全国大学新生的学籍网上登录工
作，要到第二学期才能完成。”

“你也别管家长信不信，这个时候，都是家
长求你，你千万不能自掉身价一个劲儿地解
释。条件说一遍足矣，让家长自己去判断。越
解释，就像是促销了，家长更不相信。”小聂滔

滔不绝地介绍着自己的“生意经”。

招生诈骗“推陈出新”

那么，考生家长费尽心机找的那些“关
系”，是否真有那么大的能量？招生中间人究
竟是“能办事的人”还是骗子？

考生家长的这些疑问很难找到明确的答
案，然而，6月 15日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
刚刚办结的一起招生诈骗案，却为这些问题作
了最好的注脚。

今年22岁的倪某是某大学保安，他在QQ
群里自称是该大学研究生，提起校园轶事头头
是道，让网友不由得不信。

去年 8月，十堰市一女网友邹阳(化名)，问
倪某能否帮其高考失利的表弟进入正规大学
学习，并称“费用不是问题”。

倪某找到在该大学从事自考招生咨询的
杨某商议。杨某称，现在很多家长为让孩子上
正规本科，不惜花重金找关系。杨某提议，由
他冒充大学招生办负责人“杨主任”，倪某则用
假名充当中间人“章硕士”，将学生安排到自考
助学班学习，就算发现，也不能算是“诈骗”。

倪某立即伪造名为“章山”的假身份证，并
用新办理的手机卡与邹阳联系，告之已找到关
系，其表弟可上正规大学本科学习。

随即，邹阳与舅舅龙先生一同来到武汉，与
“章硕士”和“杨主任”面谈。“杨主任”称，只要舍
得花钱，就能帮其办理大学本科入学手续。

3天后，“杨主任”用伪造的大学招生协议
书，与龙先生签订“招生协议”，骗得现金 6.05
万元……

“类似的高考招生诈骗案件年年发生，骗
术也是屡屡出新。”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民
警告诉记者。

这位民警给记者介绍了骗子常用的四大
骗术：

骗术之一，高考结束后，常有人假称有关
系、有熟人，能够弄到计划外指标、
能够办预科生。骗术之二，招生中
介或者“关系人”伪造空白录取通知
书。“这一骗术最好识破，因为通知
书都是通过邮寄的。”骗术之三，故
意混淆就学性质。有些人表示可以
解决专升本等问题，实际上就是自
考、网络教育等形式。骗术之四，对
高校官方网络进行攻击，篡改招生
信息。据民警介绍，这是近年新兴
的一种诈骗形式，很多考生家长交
钱后，登录网站查询，都可以找到自
己孩子的信息，但这都是被招生骗

子给篡改的。
民警介绍说，大部分招生诈骗案件中，都有若

干层级的中间人，考生家长交的手续费，最后都被
利益链条上的人一层又一层地“分而食之”。

相关链接
★受骗学生82名、遍及全国15个省市、涉

案金额高达300余万元——一起特大诈骗高考
落榜生案日前在陕西西安成功告破，其金字塔式
的“五层招生下线网”，堪比传销的发展模式。

★33万元换来“军校”肥皂泡——近日，山
东高密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家长望子成龙的
心理，打着能“帮助分数不理想的考生上部队
院校”的名义实施诈骗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张
诚已被警方抓获。

编辑手记
家长为何轻易陷入招生骗局？招生中介为何

觉得家长好骗？这其中的原因既简单又复杂。
首先，不少考生家长把希望寄托在了“关

系”上。中国自古是个“人情社会”，从社会名流
到普通民众，都热衷于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认
为关系可以搞定一切。一些考生和家长相信所
谓的“内部指标”，通过各种各样的熟人寻找“内
部关系”，千方百计打探“内部消息”。对于一些
招生信息，一些考生和家长明知可能有假，也要
去试一试，希望天上掉下馅饼。许多考生和家
长上当，其实是上了所谓“关系”的当。

其次，目前我国大学招生主要实行网上录
取，应该说比较公开透明，但仍然存在一些不
足之处。比如，招生方面的潜规则没有完全消
除，一些招生部门负责人手上掌握一些机动指
标，用以满足各种特殊关系的需要。而现实
中，确实有一些低分或落榜的考生，通过“内部
关系”弄到了“内部指标”，迈进了大学的门
槛。这是不少考生及家长相信通过熟人或者

“内部关系”，通过花钱可以弄到大学录取名额
的重要原因。 据《法制日报》

高检举报网站被挤瘫的“喜与忧”
6月22日是检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

12309正式开通的第一天，同时也是最高人
民检察院举报网站正式更新的第一天。由
于点击人数太多，导致网站瘫痪。真是让
人欢喜让人忧。

“喜”的是，网站首日开放被挤瘫说明
举报网站的开放得到了广大网民的关注，
这一次次鼠标点击或留言，其实正说明举
报人对高检举报网站的充分信任。这种信
任是各级检察机关开展好检察工作的基
础，也是最有效的案件来源和对渎职犯罪
公职人员的强大震慑。

但举报网站被挤瘫也让人心忧。首

先，数十万、上百万的点击量和大量的在
线举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意渠道尚不通
畅，这种“井喷”现象或者有首日开放的原
因，但也应该有大量问题长期积压的原因。
如果我们各级监督部门的“大门”是敞开的，
解决问题和查处问题是及时的，大量问题已
经消弭在基层或下级单位，想来也不至于因
举报而将网站挤瘫。而这一现象或许只是
某些阴暗问题的一个侧影，还有多少尚未举
报或举报人不敢举报的问题呢？不能不让
人担忧。

其次，“井喷”式的举报必然导致高检工
作人员工作量的增加。而针对这些涉及全国

广大地域大量的案件，如何处理、怎样处理，
究竟能达到什么样的社会效果，也同样让人
揣测。一天成千上万起举报线索，仅靠高检
一家是无法完成对案件线索的筛选、立案工
作的，必然会将有关案件举报资料交由下级
或当地检察机关办理。会不会像一些信访案
件一样，层层被批转到下级政府，最终却仍然
解决不了呢？

另外，无论是政府内设监督机关还是
人大、纪委等监督机构也一般的开设了举
报专栏和举报电话，但在一些地方这些举
报方式却很少有人问津，究其原因，是长
期以来无法让举报人满意而失掉信任所
致。高检的举报网站最终能解决多少问
题，能不能真正给举报人搭建起一座“连
心桥”，仍需要时间来检验。 毕晓哲

新闻发布会
有什么讳莫如深的

前天，武汉市就经济适用房“六连号”问题
召开了新闻通气会，整个通气会大概只进行了
一分钟左右，主要内容是通报领导们对此问题
很重视，要求彻查。区区一分钟，除了展示领导
们的英明神武，却是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都没有，
以至于记者原本为各种提问所付出的努力随一
江春水东流去。

新闻发布会自说自话，这并不是什么特别
偶然的现象。在不久前广州餐饮协会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所谓的“六大餐饮协会发言人”姚
教授，也对涉及黑幕不作任何回应，反而指责报
道是别有用心，是对广州餐饮行业的“抹黑”。
两起新闻发布会，自说自话，异曲同工也。

我不明白:新闻发布会不就是发布新闻的吗?你
不发布新闻，是有什么见不得光、讳莫如深的东西
吗?否则，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接受别人的追问?

回避核心问题，做一点正确的表态是很容
易的一件事情。可作为利益牵扯中的一方，光
靠表态并不能化解瓜田李下之嫌。在武汉经济
适用房“六连号”问题中，摇中的124名市民，有
6人的购房资格证明编号是连号。发生这种现
象的几率，据专家测算是千万亿分之一。而武
汉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负责人却表示，对的，咱
们没做手脚，没有责任，确实就是千万亿分之
一。你信吗?

不信也没办法，人家压根不和你玩。你要
质疑猫腻吗?我偏偏就不给你质疑的机会。为啥
呀?利益呗。餐饮业里有没有利益?有!经适房中
有没有利益?有!如果没有利益牵扯，还用得了遮
遮掩掩吗?就拿经适房来说，表面上看是给贫困
户建的，可实际上能拿到经适房指标的基本上
都不是什么贫困户，而是关系户，还有一种就是
国有单位借经适房名义建的福利房。当然，经
适房原本就是福利，可惜，在现实操作中，由于经
适房用地一般都是政府划拨，高昂的土地成本
这一块没了，因此形成了经适房和一般商品房
在质量、配套设施等方面相差无几，价格却迥异
的现象。这其中自然就存在巨大的利益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无职无权无钱的穷人家靠什么
才能住上经适房?靠运气。操办经适房的部分人
为了给个说法，通常会拿出少数给贫困户购买，
然后再大肆宣扬“民心工程”，凸显所谓的政绩。

如此说来，“六连号”问题不过是一个极端
表现罢了。作假到了这个份上，某些部门能不
难堪吗?既然难堪，能说给你听吗?说得越多，经
适房的秘密就暴露得越多，得不偿失。古话说，
两害相权取其轻，以此观之，一分钟的发布会开
得颇具心思，甚为周全。 迅 之

我们为何总在谣言的翅膀上惴惴不安先来看两则新闻：其一，食盐紧
缺的谣言，连日来造成福建宁德市
出现居民抢购食盐风波。宁德市盐
务局局长陈文国22日表示，目前福鼎、霞
浦等地抢购食盐风波已基本平息（《新京
报》6月23日）。其二，《广州日报》6月23
日报道，白酒消费税可能在近日提高，广
州市面一些经销商已开始囤货。

白酒消费税要提高，白酒价格会上浮，
这只是“市场”根据某些“消息”做出的某种
判断，是否属实还有待证实。如果说“囤积
白酒”还有一定的“事实根据”，那么，福建
宁德居民抢购食盐，则纯属被谣言所误
导。虽然事态已经平息，但这样的一幕还
是让人感到异样的熟悉，别样的叹息。

有多少回，我们被谣言挟持着跌跌
撞撞地前行？为什么我们总是站在谣言
的翅膀上惴惴不安？

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们缺乏坚固而理性
的公民独立判断力，从而导致相信谣言、传

播谣言，从谣言的受害者不知不觉沦为谣言
的帮凶。这话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千百年
来，流言飞语在中国一直大有市场；但反过
来说，公民理性的养成需要一个渐进的过
程，不仅需要公民个体的“善思”，还需要“外
力”推动公民理性——换言之，我们至今还
缺乏一个滋养公民理性的社会土壤，最大的

“障碍”就是信息公开机制的落后和乏力。
譬如这一次福建宁德的抢购食盐，权

威的信息公开又一次落在了谣言的后头。
6月18日左右，浙江苍南盐业公司因种种
原因闭市两天，群众买不到食盐，误以为盐
业公司倒闭，且海水有毒等谣言盛传——
那么，这所谓的“种种原因”究竟是什么？
何以不在第一时间公开以消除大众疑虑？
当在抢购食盐已成风潮的时候，有关方面
的解释、说明和“应急”才姗姗来迟。

谣言止于公开，流言止于智者。找
不到真相的出口，流言就永远不会停
息。即便暂时强制性使之从眼前消失，
其辐射力也会慢慢渗透着我们的心灵，
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呼啸而至。历数近
年来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在所谓传言
泛滥的背后，几乎都有信息公开迟滞乃
至是失语的影子。故而，必须要进一步
提高信息公开的速度和深度、广度，让真
相跑在传言产生的前头。

及时有力快速的信息公开，保障了公
众的知情权，也避免无谓公共事件的发生，
能做到如此，传言自然无所遁形。事实上，
在现代文明社会，日臻完善到位的信息发
布，也滋养和引导着国民的独立判断力，对
于这一优良国民品质的群体养成具有巨大
的推动力。 陈一舟

金庸入股不是作协的利好消息
金庸申请加入中国作协，并可能出任名誉副主席一

事，消息传出后就在网上闹开了。有人纳闷，有人鄙视，
还有人看笑话，总之，围观人群大多对这件事有贬无褒。
言下之意，以金庸的江湖地位，何必去凑这热闹。

围观者似乎忘了一个前提：金庸有没有申请加入中
国作协的个人自由？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假若这
是他老人家自己的选择，总该先尊重他的意愿，再来发表
看法吧。事实上，金庸这么做，完全符合他历来的为人做
派和风格。金庸在现实生活中，断不是一个超脱世事的
大侠，相反的一直很积极入世。就从他受聘于浙大担任
博导，以及年过八旬前往英国剑桥读博士等事来看，哪有
一点像他笔下武侠小说里的“世外高人”。既然如此，又
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不可能主动向中国作协示好，抑或拒
绝其伸来的橄榄枝？

我还觉得，“老骥伏枥，折腾不止”，恰有可能就是金庸
的养生长寿之道。按照金迷们的想法，金庸早该在完成十
四部武侠小说后就退隐山林，颐养天年。不得不说，这是很
自私的想法。难不成金大侠就该活在读者的想象和期待当
中？写武侠小说只是金庸生命中的一部分(虽然可能是最
为灿烂的年华)，他在小说中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也不等于
本人汲汲以求的人生价值。那些以江湖侠义要求金庸的
人，那些高喊“我的金大侠已经死了”的金迷们，其实是把自
己的梦想强加在一个活生生的凡人身上。

他们先是给金庸塑了金身，然后自虐式地沉迷于这
种虚无的文化幻象之中，而当大梦初醒，又恨不得啖其
肉，吸其髓。真是何苦来哉。

所以，对于金庸加入中国作协一事，关键并不在于他能
否加入，有无必要加入。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样做对中国作
协有何作用和意义。从这点来看，中国作协对金庸、郭敬明
等人“老少通吃”，固然体现了新作协的新气象，说到底却无
助于作协组织的振兴大计。摆在作协当前的危机和重任，在
于把一个官僚化的作家管理机构转化成为真正的服务型协
会组织。就此而言，作协光会拉人头壮声势显然是不够的，
那充其量也只是制造一个八方来归、野无遗贤的繁荣表象，
并不触及根本的革新。

进一步来说，中国作协要破除积弊、转变形象，除了“门
户开放”，还得重新定位自我价值和功能，至少不能再把自
己当作一个管理和指导(引导)作家的官方组织。另一方面，
新生力量的加入要能够对作协体制产生冲击和影响，从而
形成双赢局面。可现在看，在这一点上，无论郭敬明、当年
明月还是金庸等人，恐怕都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且不说这
些作家本身并不靠协会养活，你给金庸一个作协名誉副主
席的荣衔，他顶多就是在名片上加印一行小字。问题就在
这里，倘若整个作协体制的运作方式依然如故，就算把李敖
等文坛野老都拉进来，作协也不可能有实质变化。

上次郭敬明进入中国作协，舆论一片嘘声，认为中
国作协把一个(法律上认定为)“抄袭作家”招揽进来，有
损作协的尊严和地位。这回换了金庸，大伙又是嘘声
一片，认为金大侠自掉身价。有些人对中国作协既抱
有幻想，同时又感到不屑，归根结底，这是人们对作协
组织普遍失望的一种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谁加
入作协，旁人看了大概都会觉得挺无聊的。 魏英杰

漫画：有奖举报
湖南省检察院

副检察长、新闻发
言人常智余日前表
示，为鼓励公民举
报官员贪污贿赂、
渎 职 侵 权 犯 罪 案
件，检察机关将予
以重金奖励，一般
按照举报所涉事实
追缴赃款的百分之
十以内发放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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